
宏村映像
喻 军

    去?深秋至宏村，已
近黄昏，游人依然摩肩接
踵，想必如我一般远路而
来。

宏村有 800 多?历
史，为唐初越国公汪华后
裔的聚居地。它北倚黄山
余脉，东、西环山，整体呈
背山面湖之势。特别是它
的布局，宛若“牛形”，令人
称奇：其平面构造像是牛
的侧面，水圳（牛肠）引河
水流贯全村，
汇入村南的
大池（即南
湖，牛肚）。
人工水系的
流贯，解决了全村消防、排
水及生态需求，不过引水
入村、疏浚水系这样的设
计形态，我在福建、苏浙等
地的古村落里亦曾见过，
倘论把实用性及审美性结
合得堪为典范者，则非宏
村莫属。其最具口碑效应
的无疑是被称作“牛胃”的
月沼（曾作为电影《卧虎藏
龙》的取景地）。月沼系一
个半月形的大池，建于明
永乐?间，据传，宏村 76

世祖汪思齐发现一眼常?
不竭的涌泉，在引水绕村
时特意岔开一支，引入村
中天然井泉处，经汪升平
等人共同挖扩而成。

相信去过宏村的人，
无不对月沼留有深刻印
象。蹑屐水边，其塘面波平
如镜，四围青石铺地。塘池
周遭，乃鳞次栉比、粉墙黛
瓦的徽派建筑，很水墨、很
写意地倒映在一汪明镜
里，与重云堆垛的晴空共
相影涵，颇有迥出尘界之
感。在月沼和徽建之间，形
成一条并不宽绰的青石板
路，此即游人和村人共享
的亲水空间。

绕着偌大的月沼缓
行，一边欣赏着风格鲜明
的建筑遗存。宏村现存明
清徽派建筑 140 余栋，以
民居、祠堂和牌坊（徽建三
绝）最为常见。砖、木、石为
主的材质，还衍生出技艺
精湛、极富装饰性的砖雕、
木雕和石雕艺术。以我所
见，徽派建筑形制多以堂

屋为中心，大堂梁柱、斗
拱、廊道皆为卯榫契合的
木质结构。不能不提的，是
宏村最具特色的几栋徽
建：月沼北畔之“乐叙堂”，
为汪氏宗祠，宏村八景之
一，亦为宏村现存唯一的
明代建筑。正门三层飞檐，
檐角处有鳌、龙头、鱼尾等
图形，宽阔的门檐和圆柱
间悬挂着大红灯笼若干，
正堂则供奉三位汪氏先祖

像。整座建筑
格局轩敞，各
种建筑构件雕
工精美，基本
保持了历史的

原貌。还有承志堂，建于清
咸丰?间，乃大盐商汪定
贵的住宅。建筑面积约为
3000 平方米，为宏村之
冠。房屋共六十余间，天井
九座之多，厅堂、家塾、厢
房、花园、回廊等一应俱
全。花门及窗棂的木雕，刀
法之细密、层次之丰富，且
人不同面，面不同态，足证
工匠们技艺之精湛。徜徉
其间，可以想见主人当?
豪宅美眷、轻裘肥马的阔
绰和讲究。如果说，这两处
建筑皆和汪氏家族相关，
那么宏村的南湖书院则事
关当?村人子弟的教育福
祉。书院原为明末兴建的
六座私塾，称为“倚湖六
院”，至清嘉庆?间合并重
建，由志道堂、文昌阁、启
蒙阁、会文阁、望湖楼、祗
园六部分组成，所承续的，
仍为重教崇文、耕读传家
的遗风。古老的乡村，不仅
是游子的故乡和人生进退
的依托，也是传统人伦社
会的基本聚居形态。其实，
宏村的山光水色又何尝不
能折射当代人的乡关之思？
屏迹腹地，宛若世外

桃源的宏村，无论今古更
迭，四时晦明，一池镜像，
可映山川之迂曲、天地之
圆方。蹀躞于村中古巷，隐
约可闻足音之橐橐，恍然
间，生起时光倒流之慨。撮
奇搜胜者来此，定能感受
人文的积淀和画境的熏
染，这里是摄影家和写生
者的“梦工厂”，那天的宏

村之行，见有不少穿梭于
老宅里巷、取景于池边树
下的?轻画家，他们在脚
步纷沓的环境里，架起画
板，勾勒图稿，一心沉浸于
疏密、浓淡、虚实、形神之
间的营构。我曾见
过多帧以宏村为题
材的绘画作品，多
半以女子浣纱、塘
鹅游弋、山影古建、
波光倒影为题材，对于宏
村的自然生态及人文意蕴
的解读，无不以诗情、诗意
作为贯穿。

这里的人家，喜在案
台上摆一西式座钟，左置
一面古镜，右置一只花瓶，
以寓“终身平静”之愿。游
宏村，分明能感受到那种
深入其里的宁静和意在象

外的空灵。飞檐翘
角的马头墙、柳木
掩映的拱桥和静影
沉璧的月沼，足以
藏纳山水的灵性，

传递徽派的神韵。别过宏
村后，曾有一次清碧如镜
的入梦，宛然图画，不由再
度生起绵绵的游思。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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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钱庄里的特殊掌柜
黄沂海

    跻身群雄逐鹿的财富市场，
钱庄本金微薄，人手精简，创设
“门槛”较低，地理位置相对比较
僻静，小马路，小弄堂，不显山，不
露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地
下党通常选择开办钱庄为掩护，
苦心孤诣建立起地下金融战线。
党内有位“通俗经济学家”，

大名邓克生，祖辈经商，家境殷
实，本可坐享万贯家财，他却偏偏
不循规蹈矩，毅然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以私家财产资助地下党活
动。1941?初，邓克生转战上海
滩。他和华中局财委负责人陈国
栋等人勠力同心，先后创办了数
家企业，其中包括与苏北解放区
连成一条完整通汇线的鼎元钱
庄。在战火纷飞的?代里，这家设
在英租界的钱庄，承担着为革命
揽财揽物、接送干部、支援根据地
建设的重要使命，也为日后解放
和接管上海做好铺垫。
长江中下游，向来是全国经

济最活跃繁荣、商品货币程度最
高的区域，即使军事对峙也阻挡
不了民间商业来往。解放区和国
统区的不同币种怎样结算？如何

确定比价？邓克生在疏畅高邮、扬
州至上海的“通汇线”的基础上，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大举争揽
“外汇”（指国统区法币）业务，以
换取大量军需紧缺物资。与此同
时，他还创造性地出台了“标、折、
比”机制，类似当下的“外汇牌
价”，及时灵活地调整根据地货币

与国统区法币之间的汇率比价。
起初，他在华中银行每个县支行
或办事处专设调研员，通过与商
人接触攀谈或收听电台资讯，每
天搜集上海、无锡等地的市场物
价情况，邓克生综合各处调研员
汇总的行情信息，商议确立两种货
币的折算比率，挂牌向市场公布。
流通信用确立后，根据地货

币以贴近民情、保障民利、促进贸
易为主旨，保持了币值坚挺和商
业信誉，在白热化的“货币大战”
中完胜日益贬值的国统区金圆
券。

潜伏在鼎元钱庄里的还有一
位女会计，从她把自己的名字由
朱贻荫改为朱枫的那一刻起，就
向往枫叶傲立于风霜雨雾之中的
坚毅品格。出生在富商家庭的朱
枫，早?加盟中共长江局领导下
的新知书店，当她获知书店印制
进步书籍采购纸张费用吃紧时，

二话不说，将存在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的 3克拉钻戒变卖，解决了
出版印刷的燃眉之急。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
1944?，朱枫奉调回到上海，被
安排到鼎元钱庄管理财务，兼管
情报部门经费。她巧妙利用人脉
关系，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
间，保护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
安全。
一次，她与在国民党军统任

职的亲戚闲聊时，听对方说：“共
产党真是无孔不入，连上海的金
融业都钻进去了，好像其中一家

钱庄的名称里有个‘鼎’字。”言者
无意，听者有心。数日后，朱枫设
了一个饭局，餐余挥毫助兴，请书
法名家沙孟海为“鼎元钱庄”题
字，并对那位亲戚说：“我的朋友
经商失败，生活困难，好不容易借
到一笔钱投资了一家钱庄，勉强
维持生活，上次你听到那个消息，
带‘鼎’字的，可不要搞错，碰巧弄
到我朋友头上，他们一家人又要
喝西北风了。”亲戚连连表示：“放
心，这事我不去追究就没事了。”
从此，中共地下党办的这家“红色
钱庄”相安无事。
东方破晓，云蒸霞蔚，中华人

民共和国已然成立。为了祖国的
统一大业，1949? 11月，朱枫受
组织委派，从香港潜入台湾继续
从事情报工作。完成任务后正准
备悄然返回大陆之际，因叛徒告
密被捕，于 1950? 6月 10日在
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责编：龚建星

打花鼓 （设色纸本） 朱 刚

凤阳鼓娘唱小曲
穿街过巷演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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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几?前，家里外
面的几位姐姐先后都友情
强推了几个听书平台给
我。彼时还未退休，我倍感

自己?轻力壮，颈椎目力都很扛打，致
谢后竟从未尝试过。一是认为听书之事
离我遥不可及，二是真心喜欢抚摩着纸
质书阅读的美妙感觉。于我而言，读书
的韵致在翻页的沙沙声中曼妙渐浓，博
览的情怀伴随一本本读过的书籍而疏
阔辽远，隽永的书香在文字引出的遐想
里芬芳不散。这无可替代、销魂迷人的
古代风雅事之首，叫我如何不爱它！

2019?冬天，如期提前退休，为的
是读更多的书、走更野的路、学更
好玩的新技能，首先最想做的是
要突破每? 100本的读书目标。
不承想疫情打乱了节奏和步伐。
春节前在图书馆借的几本书很快
读完，再读家里已经断舍离精简
过的藏书。就在担心好书库存不
足的时候，与慕课云课堂不经意
间结缘“爱”得一发不可收拾，也
开启了自己从传统读书向听书过
渡的华丽时尚转身。
先预备导学了一门关于慕课

的通识课程，评估之后感觉不错，
选了中国古代哲学、现代茶学和人文艺
术等三大类共十余门课程，讲课的老师
来自十几所全国不同的高等院校，风格
迥异精彩纷呈。学习过程中有时在练金
刚跪坐听课，有时边做家务边看视频，
两不相扰随时可以复习或重学。学完正
课再参加讨论做作业也会提问留言，忙
得不亦乐乎。疫情的限制反倒让我亲身
体验到了没有围墙的空中云课堂之魅
力，听慕课做作业仿佛回到了学生时
代，每天过得充实而喜悦。这种慕课一
门课程至少是一本书甚至更多，学习时
限同样是一个学期的时长。

而真正接触听书，则是从为先生搜
索喜欢的讲座开始的。他看我每天听慕
课很有成就感，问有易中天老师的课
吗？于是搜到《百家讲坛》的先秦诸子百
家争鸣系列讲座，很想让这个理科学霸
熏熏人文况味，就决定陪他一道听。没

想到互帮互学的夫妻档学习小组，竟然
兴致勃勃热情很是高涨，配合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系列我又选了李山教授讲的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两个基本史实
讲座，都已圆满收官。随后又听王立群老
师的“读史记之秦始皇”，然后又有“汉代
风云人物”“品三国”等系列延续下去。能
跟先生一道重学一遍中国历史（我的本
专业），真是非常神奇美妙的体验。感谢
好学坚韧的夫君引领我重温经典！

听书之初，手边正读唐代《大慈恩寺
唐三藏法师传》，灵机一动，找到了最爱
的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讲的“玄奘西
游记”合集，眼睛耳朵双管齐下，文字视

听相结合，互相佐证映衬强化，
学得妙趣横生丰富充实。意犹未
尽时，刚好在韩国的闺蜜倡议一
道背《三字经》，我马上推荐了钱
教授的解读。

五千?的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熠熠生辉，是取之不尽的宝
库，百学不厌受益无穷。以前读
纸质书是用眼睛扫描进脑海，现
在听书看慕课是用耳朵传递进
心里，有相同亦有不同。空中云
课堂拉近了师生的现实距离，仿
佛是导师为自己一个人上研究

生课程，特别享受和专注。都说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人措手不及，引起不小的麻烦。
但人的智慧永远是道高一丈，虽然无法
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我们可以脑洞大开，
换个思路同样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从
看纸质书到听书学慕课，庚子?读书学
习方式的变革，是顺其自然却又意外惊
喜的有益尝试。老天如此公平，关门也开
窗的神操作，让防控疫情变为常态的生
活同样多姿多彩。

最早听“书”经历是小时候，当时娱
乐装备只有收音机，评剧是姥姥的最爱，
我跟着听了好多名剧《花为媒》《包公赔
情》等。有一段时间奶奶来我家小住，她
爱听评书，每天时间还没到，慈祥利落的
小老太太便盘好腿坐在炕头，不许我们
吵嚷干扰她。写到这儿，耳边仿佛回响起
她老人家的声音：“来了来了，评书来
了！”真是彼时百?，永恒瞬间……

乡间 陈志艳

    我走在乡间的小道
上，黎明在薄雾中有些冷
清。一个尚未完全清醒的
早晨，经过夜的子宫轻轻
降临大地。

薄雾在田野渐渐退
去，世界从巨大的灰色影
子里脱胎而出。远处戴着
笠帽的妇人们，散落在耕
作均匀的褐色田地里。一
群蠓虫在半空中旋转飞
舞，黄色的蒲公英，不知名
的白花、紫花不时从绿色
的田埂中探出头来。两条
黄色土狗，一前一后在田
间撒欢奔跑，惊散了一团
团刚聚集起来的蠓虫。

前面是一个小小的
水利站，我走到桥上，河
水静静流向远方。蛙声突
然呱呱响起。这样的蛙
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寂
静，也打开了一个关于古
老时代的记忆，一个关于
水田、秧苗、插秧的古老
记忆，千百?来，与脚下
这块土地一同绵延，春耕
秋收，四季循环。

农人们此刻在平整
的田地间种下一行行景
观树，猩红色的石楠树苗
在晨风中拍打着细碎的
阳光。举目望去，在风中
飒飒作响的，是一丛丛排
列整齐的黄杨苗、松树
苗。这些树苗在春天栽种
在脚下这片黑色沃土之
中，再长大些，就会运送
到城市去装饰街景、公
园。栽种树苗的人，都已
白发苍苍。看不到?轻人
的身影，他们多半在工厂
流水线上忙碌，更多的?
轻人寄居在城市里。

还有几块油菜花田，

开得正热闹，金黄色的油
菜花引来一群早起的野
蜂。花田紧邻着一片小树
林，耕耘过这块土地的历
代主人，如今安息在这片
安静的小树林里。拂去石
头墓碑上的藤蔓，当?那
些立碑人的名字，也像?
?飘零的落叶，纷纷回归
到这片土地。

太阳升高了，风像花
瓣一样柔软。显然我恰好

走进了一条子午分割线，
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水杉树高高地插入云霄，
天穹蓝得发亮，天空像铺
了许多白色的瓦片。两只
麻鸭游过，把铺满白瓦的
天空、两岸的菜花倒影齐
齐搅乱成弯曲的波纹。

在辽阔的长天里，岁
月静静地流过。我在这里，
寻找一个可以揣在怀里的
家乡。它仿佛躺卧在默默
飘过的云朵之下，又仿佛
跟着云朵游移不定。它有
四季鲜明的面貌，又有永
恒安静的气质。

    明天请
看 《新四军
来了“钞”级
外援》。

走近宋词
韩景波

    不知什么时候，我爱上
了宋词，每每要“偷得浮生
半日闲”，在夕阳闲淡间挑
出一两首品读。

宋词的作者大多是文
人学士，唱者多是妙龄歌女，其间就有了一种微妙的
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词的主题不外乎是伤
春悲秋、离情别绪，风格则以柔美婉约为主。当然，婉
约不是宋词惟一的风格。先是苏轼，后是辛弃疾，向词
中吹进了强劲的豪放之风。在他们影响下，词的题材
大大拓宽，演变成一种既可言情也可咏志的新文体。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抬眼窗外阴雨迷蒙，不觉
走进苏轼《定风波》中的那场雨中，也走进了他的心
怀。1082?，苏轼途中遇雨，没带雨具，常人只有狼狈
二字。好一个苏东坡，却是这样写下宋词中我的最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不用不听，而用
莫听。

不听，那种坚决，就要运用意志力，跟雨声抗衡；
莫听，是你可以选择听，但声音也只是外物，你的心可

以决定听不到，听不到，
着一“莫”字，境界就从容
自主起来。

何妨吟啸，那何妨也
是一派优游，反正落汤鸡
的现实无法改变，倒不如
吟起当时的流行曲。无法
改变的事情，就让它自己
存在吧。

苏老先生拄着竹拐
杖，穿着草鞋，从头到脚
尽湿，一步一步地走着。
但他说“竹杖芒鞋轻胜
马，谁怕？”从负面自嘲发
掘出乐趣，雨中持杖穿轻
便草鞋，比骑马还轻松
呢。

雨停了，经典之句也
来了：“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啊，人这一生不只
“春风得意马蹄疾”，也许
更多的时候是“走麦城”，
这时，我们可学习苏老，
转身走开，吟啸：“也无风
雨也无晴”。

品味宋词，不只有唯
美享受，更有做人的启发
呢。


